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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霆
鋒
最
近
忽
然
愛
上
了
烹
飪
，
我
看
過

他
入
廚
的
片
段
。
他
煎
牛
扒
，
似
模
似
樣
，

他
用
手
去
試
摸
鑊
中
的
牛
扒
，
憑
其
熱
度
，

便
知
是
半
熟
，
還
是
八
成
熟
，
控
制
火
候
非

常
到
家
。
看
他
把
牛
扒
端
到
飯
廳
去
，
切
開

熱
騰
騰
的
牛
扒
，
肉
汁
溢
出
，
他
一
口
咬
下
去
，

眯
㠥
眼
在
試
食
，
一
臉
滿
意
的
笑
容
，
跟
平
時
酷

爆
的
謝
霆
鋒
完
全
兩
樣
。

在
香
港
放
假
這
段
日
子
，
他
每
天
的
節
目
就
是

到
超
級
市
場
去
買
食
材
，
然
後
到
拉
姑
家
去
煮
。

基
本
上
他
在
超
市
幾
乎
是
寸
步
難
移
，
其
他
顧

客
發
現
他
都
輪
流
要
求
跟
他
合
照
，
他
來
者
不

拒
，
十
分
親
民
。
有
時
沒
辦
法
，
惟
有
派
他
的
得

力
女
傭
去
買
。
最
近
他
更
約
同
拉
姑
，
兩
母
子
攜

手
去
超
市
買
材
料
，
有
商
有
量
，
場
面
溫
馨
。

霆
鋒
最
厲
害
的
是
連
西
式
甜
品
也
會
做
。
中
式

甜
品
如
紅
豆
沙
、
地
瓜
糖
水
，
烹
煮
方
法
簡
單
，

西
式
甜
品
不
同
，
很
考
功
夫
，
例
如
外
層
蛋
糕
微

脆
，
內
含
熱
軟
朱
古
力
漿
的
﹁
心
太
軟
﹂，
用
料
的

分
量
要
十
分
準
確
，
焗
製
的
時
間
要
控
制
精
準
，

就
如
他
做
一
套
完
美
的
危
險
動
作
，
時
間
掌
握
、

事
前
的
計
算
都
要
相
當
精
確
，
否
則
不
單
效
果
欠

佳
，
更
甚
者
是
性
命
有
危
險
。
霆
鋒
的
西
式
甜
品

做
得
一
絕
，
人
人
讚
好
。

別
以
為
霆
鋒
曾
拜
名
師
學
藝
，
他
純
粹
無
師
自
通
，
給
他

啟
發
的
是
電
視
的
烹
飪
節
目
，
他
只
需
看
一
遍
便
過
目
不

忘
，
且
掌
握
到
當
中
的
精
粹
，
照
辦
煮
碗
便
能
做
出
美
食
，

這
除
因
他
聰
明
外
，
相
信
跟
遺
傳
因
子
有
關
。

拉
姑
的
廚
藝
極
之
好
，
由
鮑
魚
花
膠
，
咖
喱
魚
頭
，
到
包

餃
子
，
煲
老
火
湯
，
焗
法
國
蝸
牛
，
炆
牛
尾
，
一
個
人
煮
一

圍
中
西
菜
式
也
無
難
度
；
不
說
不
知
，
謝
賢
也
是
入
廚
能

手
，
中
西
菜
式
款
款
了
得
，
他
做
的X

O

辣
椒
醬
，
無
人
不

讚
。
可
見
霆
鋒
的
入
廚
天
分
是
來
自
四
哥
和
拉
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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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盧
一
心

霆鋒入廚無師自通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在
南
京
逗
留
了
三
天
。
作
家
之
中
，
只
想

見
一
見
蘇
童
。

之
前
，
我
曾
代
中
華
能
源
基
金
委
員
會
約

請
蘇
童
，
出
席
美
國
亞
洲
協
會
主
辦
、
在
紐

約
國
際
書
展
舉
辦
的
﹁
亞
洲
文
化
節
﹂。
另
一

名
被
邀
作
家
是
徐
小
斌
。

他
們
途
次
香
港
，
香
港
作
家
聯
會
曾
為
他
們
舉

辦
一
次
文
學
講
座
。

香
港
讀
者
對
蘇
童
應
是
耳
熟
能
詳
。
很
多
讀
者

以
為
他
受
張
愛
玲
作
品
的
影
響
，
把
他
歸
為
張
愛

玲
派
。

其
實
不
然
，
蘇
童
表
示
，
他
是
後
來
才
讀
到
張

愛
玲
作
品
。

我
曾
表
示
，
蘇
童
的
文
字
是
很
純
粹
的
中
文
，

基
本
上
沒
受
到
歐
化
的
影
響
，
這
一
點
與
張
愛
玲

則
有
相
類
似
的
地
方
。

在
南
京
本
來
想
去
看
看
蘇
童
的
寫
作
間
，
他
身

居
南
京
大
都
市
，
在
繁
鬧
的
市
囂
下
，
他
還
可
以
靜
下
心
去

寫
過
去
時
代
背
景
下
的
小
人
物
，
令
人
產
生
好
奇
心
。

但
蘇
童
說
，
他
住
在
市
郊
，
有
點
遠
，
還
是
他
來
看
我
。

他
自
己
沒
有
車
，
是
乘
計
程
車
來
的
。

還
有
蘇
童
的
打
扮—

蘇
童
不
管
在
什
麼
場
合
，
都
是
穿

㠥
牛
仔
褲
的
，
上
身
是
一
件
深
色
的
襯
衣
或
T
恤
。

記
得
在
去
年
全
國
﹁
作
代
會
﹂，
本
來
規
定
重
要
場
合
要
穿

正
裝
的
，
但
是
蘇
童
還
是
依
然
故
我
。

我
與
他
都
是
主
席
團
成
員
，
其
他
作
家
都
是
整
裝
以
待
，

他
與
賈
平
凹
都
是
老
樣
子
，
後
者
也
是
不
修
邊
幅
的
。

那
天
約
定
時
間
是
中
午
，
蘇
童
說
要
請
我
吃
飯
。
但
是
南

京
的
主
人
家
一
看
到
蘇
童
，
纏
㠥
不
放
，
說
是
平
時
難
得
見

到
作
家
明
星
，
非
要
由
他
們
請
客
不
成
。

結
果
吃
完
飯
後
，
我
們
在
酒
店
附
近
一
家
咖
啡
店
喝
咖

啡
。他

告
訴
我
，
他
近
年
對
長
篇
創
作
特
別
感
興
趣
，
自
從
長

篇
︽
河
岸
︾
出
版
後
，
他
便
埋
頭
寫
另
一
部
新
長
篇
。

他
表
示
，
寫
長
篇
比
寫
短
篇
難
度
大
，
但
有
滿
足
感
。

他
說
，
他
的
新
長
篇
已
寫
了
十
多
萬
字
。
但
是
，
他
覺
得

不
滿
意
，
把
這
十
多
萬
字
全
部
丟
掉
，
重
起
爐
灶
。

這
是
說
明
他
的
嚴
謹
創
作
態
度
。

記
得
在
我
主
持
香
港
的
文
學
講
座
上
，
他
對
中
國
文
學
的

語
言
有
一
番
深
刻
的
反
思
：

自
一
九
一
一
年
辛
亥
革
命
以
來
，
伴
隨
㠥
啟
蒙
思
潮
而
來

的
是
一
次
前
所
未
有
的
﹁
大
解
放
﹂—

婦
女
相
對
於
男
性

要
解
放
；
底
層
相
對
於
精
英
要
解
放
；
個
人
相
對
於
群
體
要

解
放
。
至
此
，
大
眾
語
言
的
方
式
出
現
重
大
變
化
。
在
自

由
、
平
等
潮
流
的
撼
動
下
，
文
言
文
變
為
白
話
文
，
解
讀
六

經
的
權
利
開
始
為
販
夫
走
卒
所
擁
有
。
所
以
，
清
代
、
民
國

時
期
以
及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的
中
國
內
地
，
小
說
的
語
言
風
格

都
是
各
不
相
同
的
。

蘇
童
認
為
，
當
代
中
國
的
文
學
無
法
確
立
傳
統
的
承
襲
，

幾
乎
是
無
法
避
免
的
結
局
。
所
以
，
今
人
閱
讀
魯
迅
等
人
的

作
品
會
感
到
吃
力
是
極
為
正
常
的
。
語
體
風
格
的
改
變
，
帶

來
的
是
創
作
思
維
、
閱
讀
思
維
的
轉
型
；
而
簡
化
漢
字
的
運

用
，
更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響
了
古
典
文
學
在
文
字
上
的
表

意
。
蘇
童
指
出
，
即
便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的
內
地
文
壇
，
伴

隨
㠥
劇
烈
的
社
會
變
動
，
所
謂
﹁
十
七
年
文
學
時
期
﹂、
﹁
文

革
﹂
時
期
以
及
改
革
開
放
後
，
文
學
作
品
的
風
格
均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難
得
的
是
，
蘇
童
執
㠥
自
己
的
語
言
風
格
，
孜
孜
不
倦
地

在
創
作
道
路
一
步
一
腳
印
地
跋
涉
。

他
告
訴
我
，
他
受
香
港
大
學
的
邀
請
，
於
二
月
二
十
日

—

四
月
十
九
日
作
為
駐
校
作
家
。︵︽

金
陵
去
來
︾
之
五
，
完
︶

南京見蘇童
彥　火

琴台
客聚

有
名
之
食
肆
許
多
是
﹁
士
別
三

日
、
另
眼
相
看
﹂。
無
論
曾
被
專

欄
食
家
老
友
品
評
，
推
薦
其
甚
麼

米
芝
蓮
一
星
、
二
星
何
等
門
庭
若

市
之
所
在
，
常
常
一
年
半
載
後
再

去
光
顧
，
便
會
覺
面
目
全
非
，
名
實
不

符
大
為
遜
色
。
究
其
因
不
外
乎
加
租
太

多
，
為
求
搶
錢
而
濫
做
至
偷
工
減
料
，

又
或
無
可
奈
何
的
是
高
手
大
廚
被
挖

角
，
出
品
難
保
水
準
，
因
此
常
說
對

﹁
食
家
﹂
之
介
紹
不
能
盡
信
，
要
吃
過

方
知
也
。

九
龍
城
之
名
店
中
，
試
過
多
次
最
能

保
持
水
準
的
，
在
下
認
為
是
﹁
清
真
店
﹂

之
咖
喱
牛
羊
肉
專
門
店
。
其
牛
、
羊
肉

餡
餅
汁
濃
味
冶
，
數
年
如
一
，
兩
年
間

在
下
共
光
顧
過
十
次
以
上
，
未
有
失
望
過
。
然
而

此
是
街
坊
式
食
肆
小
店
，
若
要
請
較
體
面
之
業
務

朋
友
，
或
注
重
排
場
之
較
挑
剔
社
交
之
輩
，
又
或

是
外
埠
回
港
久
不
見
之
友
敘
，
阿
杜
則
多
選
﹁
雙

詩
美
女
﹂
何
麗
詩
與
郭
雅
詩
主
持
之
﹁
鴻
星
﹂，
無

論
招
呼
排
場
及
出
品
水
準
十
年
來
從
未
失
望
過
。

鴻
星
老
闆
老
何
是
個
長
情
人
，
對
樓
面
內
外
合
作

員
工
如
自
己
世
侄
兄
弟
，
辦
好
福
利
分
花
紅
之

外
，
更
照
顧
長
遠
，
自
己
圍
內
成
立
一
個
﹁
鴻
星

大
學
﹂，
全
集
團
年
輕
員
工
皆
有
公
司
贊
助
他
們
入

大
學
進
修
，
增
強
他
們
知
識
力
量
，
不
致
一
世
人

均
做
廚
佬
，
刺
激
了
員
工
兄
弟
之
歸
屬
感
，
增
強

了
向
心
力
不
會
心
旌
搖
動
左
搖
右
擺
地
跳
槽
。
如

此
一
來
自
然
顧
客
有
信
心
，
集
團
旗
下
愈
開
愈
多

仍
能
保
持
水
準
。
近
日
除
日
本
東
京
開
了
兩
家
，

上
海
虹
橋
店
也
告
開
張
，
專
在
飲
食
旺
地
和
人
打

拚
，
在
下
臨
門
便
很
少
失
手
失
望
。

十
數
年
來
鴻
星
廚
房
發
翅
最
有
名
，
吃
他
之
翅

席
的
朋
友
總
是
舔
舔
㟓
大
讚
，
詩
姐
說
雖
然
環
保

者
力
吹
提
倡
﹁
無
翅
席
﹂，
但
由
此
成
名
已
久
又
顧

客
所
喜
不
敢
放
棄
。
詩
姐
又
謂
他
們
買
手
在
環
海

漁
島
及
南
洋
各
埠
搜
購
魚
翅
所
聽
回
來
的
，
有
南

洋
漁
民
捕
了
鯊
魚
取
其
骨
骼
和
魚
肉
上
岸
販
賣
，

反
而
把
魚
翅
割
了
丟
棄
落
大
海
，
免
得
國
際
環
保

分
子
追
查
檢
控
﹁
因
翅
殺
鯊
﹂
云
云
。
此
說
如
有

一
成
屬
實
，
也
列
於
捨
本
逐
末
之
離
晒
大
譜
了
。

食過方知
阿　杜

杜亦
有道

如
何
令
人
生
快
樂
一
點
？
從
近
日
讀

報
的
經
驗
，
我
得
到
了
點
點
的
啟
發
。

從
頭
翻
閱
整
份
報
章
，
幾
乎
全
是
極

不
開
心
的
新
聞
：
族
群
仇
恨
、
離
婚
、

搶
奶
粉
、
貧
窮
問
題
、
自
殺
、
詐
騙⋯

⋯

我
幾
乎
以
為
整
個
世
界
都
只
有
負
面
的
事
情

在
發
生
，
不
知
不
覺
被
這
沉
重
的
氣
氛
渲

染
，
直
到
我
發
現
﹁
受
訪
二
千
一
百
多
名
市

民
中
，
超
過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人
願
意
死
後
捐

出
器
官
﹂
這
段
報
道
，
內
心
才
突
然
生
起
一

種
涼
快
之
感
，
原
來
在
人
世
間
各
種
不
如
意

的
生
活
紛
擾
之
中
，
人
間
還
是
有
善
、
有

情
。大

概
我
們
的
生
活
也
像
這
些
每
天
出
版
的

報
章
一
樣
﹁
不
如
意
事
常
八
九
﹂，
甚
至
是
更

悲
哀
的
﹁
可
與
人
言
無
二
三
﹂，
但
再
苦
的
生

活
，
當
中
亦
定
必
帶
有
點
能
夠
照
亮
人
心
的

快
樂
或
情
趣
。
記
得
一
位
記
者
朋
友
曾
與
我
分
享
，
他

堅
持
從
事
採
訪
的
工
作
，
就
是
因
為
在
每
十
個
的
訪
問

之
中
，
總
會
有
一
個
令
他
感
覺
如
沐
春
風
，
就
是
為
了

這
只
有
十
分
一
的
滿
足
感
，
他
每
天
懷
㠥
期
待
的
心
情

上
班
，
時
至
今
日
，
他
已
成
為
雜
誌
的
高
層
，
相
信
這

份
推
動
力
依
然
沒
有
改
變
。

懷
㠥
接
近
的
情
懷
，
我
這
幾
天
堅
持
從
頭
到
尾
，
不

錯
過
任
何
一
段
消
息
地
翻
閱
整
份
報
章
，
逐
漸
逐
漸

地
，
我
發
現
好
的
新
聞
、
好
的
消
息
愈
來
愈
多
了—

原
來
只
要
我
們
努
力
去
發
掘
、
去
尋
找
，
人
世
間
美
好

的
事
情
絕
對
比
我
們
眼
見
／
想
像
的
豐
盛
！
就
正
如
我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快
樂
其
實
隨
處
都
有
，
只
是
我

們
都
習
慣
了
捱
苦
，
麻
木
得
對
它
們
視
而
不
見
！

一
行
禪
師
曾
經
寫
過
，
明
白
無
常
不
是
要
你
認
為
萬

事
皆
悲
，
而
是
要
學
懂
更
珍
惜
當
下
，
同
樣
明
白
不
如

意
事
常
八
九
並
非
叫
你
要
天
天
辛
苦
，
而
是
要
更
努
力

去
發
掘
去
珍
惜
那
美
好
的
一
二
！

讀報找快樂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路
透
社
的
新
聞
報
道
，
英
國

保
守
黨
女
議
員
蘿
拉
．
珊
狄
斯

要
成
立
﹁
醜
食
物
﹂
公
司
，
專

門
出
售
賣
相
不
好
而
被
超
市
拒

絕
擺
放
的
農
產
品
。
蘿
拉
說
，

這
是
為
了
減
少
浪
費
，
降
低
英
國
農

產
品
價
格
的
方
法
。
因
為
英
國
有
二

成
的
農
產
品
因
為
外
形
不
好
看
而
被

丟
棄
，
造
成
浪
費
之
外
，
更
令
農
產

品
的
價
格
升
高
。

蘿
拉
認
為
，
蘋
果
的
外
觀
根
本
不

會
影
響
味
道
，
只
是
因
為
外
皮
不
夠

紅
，
就
被
拒
買
，
最
後
被
丟
棄
，
實

在
是
暴
殄
天
物
。
蘿
拉
除
了
要
成
立

﹁
醜
食
物
﹂
公
司
外
，
還
計
劃
將
促
銷

目
標
指
向
動
物
的
內
臟
如
肝
腎
等
，

以
及
因
為
外
形
而
影
響
價
格
的
海

產
，
希
望
掀
起
重
視
﹁
內
在
美
﹂
的
食
物
文
化

改
革
。

曾
經
在
一
部
以
飲
食
為
題
材
講
述
親
情
的
日

劇
裡
，
看
到
母
親
帶
㠥
女
兒
到
市
場
選
購
食

物
，
女
兒
選
蘿
蔔
時
，
專
挑
又
白
又
好
看
的
，

母
親
卻
拿
起
沾
有
泥
士
的
蘿
蔔
對
女
兒
說
，
這

個
才
新
鮮
。

喜
愛
外
形
美
觀
的
食
物
，
是
人
的
天
性
，
所

以
外
形
不
美
觀
的
食
物
，
才
不
被
重
視
。
連
橙

都
有
人
染
得
橙
紅
來
吸
引
人
們
購
買
，
就
不
要

說
那
些
奇
形
怪
狀
的
農
產
品
了
。
買
蕃
茄
和
馬

鈴
薯
，
你
一
定
會
挑
圓
咚
咚
的
吧
？
但
是
不
夠

圓
咚
咚
的
，
是
不
是
就
味
道
不
好
？
而
且
烹
調

時
已
經
切
割
過
後
，
誰
能
分
辨
出
原
來
的
外

觀
？
但
是
說
是
這
樣
說
，
除
非
有
人
說
不
圓
的

反
而
味
道
好
，
不
然
你
總
要
挑
圓
的
來
買
是
不

是
？人

就
是
這
樣
，
愛
美
說
是
天
性
，
從
人
的
外

表
到
食
物
的
外
形
都
先
挑
美
的
。
人
的
內
在
美

要
靠
時
間
的
接
觸
才
能
發
現
，
但
買
食
品
時
，

就
沒
有
那
麼
多
時
間
了
。
因
此
，
外
貌
不
漂
亮

的
男
女
，
還
是
能
夠
擁
有
愛
情
和
婚
姻
，
但
是

外
形
不
漂
亮
的
農
產
品
，
就
不
得
不
成
為
丟
棄

的
對
象
了
。

但
願
香
港
也
有
這
樣
的
專
賣
﹁
醜
食
物
﹂
的

店
舖
。 醜

興　國

隨想
國

我
是
看
二
月
十
日
晚
的
黃
偉
文

演
唱
會
。
對
我
而
言
，
當
晚
的
震

撼
位
絕
不
是
李
蕙
敏
又
或
是
傅
珮

嘉
︵
不
過
若
是
彭
羚
則
作
別

論
︶，
而
是
黃
偉
文
細
訴
與
家
人

糾
結
的
部
分
。
他
直
言
填
了
十
八
年
的

詞
，
作
品
過
千
，
但
父
母
從
來
沒
有
對

他
任
何
一
作
加
以
讚
賞
，
對
此
逕
言
心

存
介
意
。
而
更
為
出
人
意
表
的
，
是
他

在
介
紹
下
一
位
歌
手
出
場
前
，
所
用
的

方
法
竟
然
是
：
我
希
望
有
一
天
回
家
時

會
看
見
父
母
與
弟
弟
在
家
一
起
唱
以
下

一
首
歌
，
然
後
音
樂
揚
起
的
是
盧
巧
音

的
︽
好
心
分
手
︾。

我
不
知
道
家
人
之
間
藏
了
多
少
積

垢
，
才
會
催
使
創
作
人
在
上
萬
的
陌
生

人
面
前
公
開
傷
口
，
來
為
家
人
預
備
這

一
份
﹁
禮
物
﹂。
而
事
實
上
，
我
想
黃
偉

文
也
早
明
白
一
切
終
歸
石
沉
大
海
的
道

理
，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他
的
剖
白
心
跡
，
反
應
同
樣

不
過
為
回
報
幾
下
笑
聲
，
難
怪
創
作
人
也
被
迫
繼

續
浮
誇
地
做
大
娛
樂
家
下
去
。
︽
好
心
分
手
︾
登

時
好
像
生
成
了
另
一
重
意
義
來
，
不
過
暗
地
裡
也

正
好
提
醒
了
所
有
的
做
夢
者—

各
有
前
因
的
歷

練
，
也
同
樣
道
盡
了
彼
此
得
失
取
捨
背
後
的
代

價
。
當
觀
眾
可
與
家
人
入
場
同
慶
，
自
然
也
可
感

受
到
平
凡
的
幸
福
絕
非
必
然
的
定
理
。

此
所
以
我
對
李
克
勤
的
交
心
分
享
，
別
有
一
番

感
受
。
黃
偉
文
形
容
他
是
一
個
當
世
難
求
的
﹁
公

道
﹂
人
士
，
於
兩
首
選
曲
中
也
可
見
端
倪
︵︽
世
界

末
日
的
早
上
︾
及
︽
我
不
會
唱
歌
︾
是
各
自
向
對

方
有
所
求
而
出
現
的
作
品
︶。
容
我
好
心
作
揣
測
，

那
種
對
﹁
公
道
﹂
的
肯
定
，
背
後
的
弦
外
之
音
，

似
乎
也
延
伸
至
對
身
邊
人
的
關
係
上
去
。
於
是
陳

奕
迅
最
後
道
出
一
直
以
來
都
想
像
黃
偉
文
寫
給
自

己
的
歌
，
是
為
自
己
度
身
訂
做
，
後
來
才
知
道
那

些
原
來
是
填
詞
人
的
告
白
根
源
，
真
相
才
恍
然
大

白
。岔

開
一
筆
，
以
填
詞
人
為
名
而
生
成
的
演
唱

會
，
我
認
為
焦
點
主
角
始
終
是
創
作
人
本
身
。
所

以
我
特
別
珍
惜
李
克
勤
及
陳
奕
迅
的
分
享
，
他
們

的
一
言
一
語
才
是
令
觀
眾
深
化
乃
至
認
識
填
詞
人

的
憑
依
所
在
，
而
不
是
群
星
拱
照
地
合
唱
一
晚
華

麗
緣
作
罷
。
這
是
我
的
微
末
期
盼
。

「家憾」黃偉文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平潭，簡稱：嵐。字義上的解釋是山間的霧氣，
或霧氣籠罩的山峰。在這裡，嵐的意思我想應該是
指海邊的霧氣，或被霧氣籠罩的海島，更準確一
些。至於平潭的來歷，據說是因主島海壇島適中有
一平坦的巨石，故稱「平潭」，古稱海壇。據了
解，平潭全島由126個島嶼組成，素有「千礁島縣」
之稱，是福建省第一大島，我國第五大島。平潭島
是祖國大陸距台灣最近的島縣，也是著名的漁業基
地。今天，平潭島終於又贏來了一次千載難逢的發
展機會，這是歷史賦予的機遇。
2010年，福建省提出這樣一個口號，要在20年

內把平潭島建成「第二個廈門」。新聞發佈出來
後，一石激起千層浪。且別說整個平潭大地立刻
處於一片歡騰，群情激昂、振奮無比之中，舉國
上下也是大為震動，連國際社會也掀起不小波
瀾，足見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舉措和口號。須
知，要在20年內將一個漠漠無聞的海島建成「第
二個廈門」，談何容易？不過，誠如現代人所說，
天底下只有想不出來的事情，沒有人做不到的事
情，尤其是在當今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已
經用實力證明了自己，世界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因此，20年後的平潭島成為「第二個廈門」已經
隱然若現。當然，目前仍充滿無盡的懸念和遐
想。
在還沒去之前，平潭在我的想像中就很神奇。

其中，最神奇的莫過於那塊名叫「半洋石帆」又
稱「雙帆石」的石牌洋。有人說，托起石牌洋的
那塊大礁石，遠遠望去，像一艘大船，那兩塊巨
石像兩面鼓起的風帆，似乎正在乘風破浪前進。
也有人把大礁石想像成如大圓盤，在碧波萬頃的
海浪中，托㠥一高一低兩塊海石柱。另外，平潭
島地形因形似神獸麒麟而又被稱為麒麟島。中國
人向來喜歡把一個地方說得很神奇並充滿懸念，
在這裡得到了進一步印證。但這不奇怪，此乃傳
統文化所形成的情結使然，從中也可解讀出國人

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和陶醉其中的那種熱情和
嚮往。清朝女詩人林淑貞有詩為讚：「共說前朝
帝子舟，雙帆偶趁此句留；料因濁世風波險，一
泊於今纜不收」。明代旅行家陳第曾也把平潭島譽
為「天下奇觀」，實乃名副其實。事實證明，這樣
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觀是神奇的，沒有理由不讓
人產生好奇之心，其被發現與開發其實也是歷史
的必然。
平潭的風確實很大，還略帶些濕氣和鹹味。這

是因為其乃海島的緣故。
剛進島時，訓練有素美麗的導遊小姐就用繪聲

繪色的語言向我們講解，她首先問，進島的那座
海峽大橋有多長？接㠥她告訴大家，這座全長
4976米的海峽大橋，總工期僅用三年半就完成並
通車，項目總投資人民幣11億多元。言語之中對
家鄉的建設充滿自豪感。她還告訴我們，在建橋
之初，整個平潭島很少有人會相信橋能夠建成，
特別是80歲以上老人幾乎沒有人相信，因為平潭
島是個外島，距離內陸較遠，以前與陸地的交通
依靠輪渡，要想建橋談何容易，簡直是癡人說
夢，再說，要花那麼多錢從哪裡來？誰願意把錢
投入大海？那不等於打水漂嗎？當大橋如期開工
並在三年半提前完工後，那些老人們無不感動並
老淚縱橫，那可是祖祖輩輩的渴望啊！因此，大
橋通車的時候，善於抓住並鼓動民眾情緒的當地
政府特地組織了這些老人們去徒步走過大橋，讓
他們開開心心踏踏實實地親身感受一下實現夢想
的心情，同時感受時代的變化和祖國的強大與信
心和決心。老人們樂不可支興奮的樣子將永遠被
定格在這座大橋的上空。
海壇無語風相訴，萬里無雲一片天。
平潭島的地理位置獨特，這是有目共睹的，據

說面積比廈門本島要大將近一倍，作為一座新興
城市未來發展的空間和潛力巨大。難怪有人說，
未來福建就看廈門島和平潭島了。目前，廈漳泉

大都市計劃正在實施當中，未來平潭島建設必將
牽動福建省整個佈局和領頭作用，因此可以說，
好戲還在後頭。當然，平潭島文化建設方面的落
後，必將成為軟肋，如何補強就看政府的眼光和
執行力了。
沒想到平潭風大，竟然也成一景。剛進島的大

巴車還在平潭地面上行駛，從窗口處時而可看到
窗外設有不少風車，正慢條斯理地轉動㠥，導遊
小姐巧舌如簧，竟然把平潭的風也講解得頭頭是
道。不過，同行中的小師妹作家怡霖似乎更有學
問，她瞪㠥那雙會講話的大眼睛，興致勃勃地告
訴大家，別看那風車慢悠悠，轉一圈就能產生一
度電。哇—，又讓一些人長了見識。不過，還
是有人表示不解，禁不住又問，平時風車慢悠悠
地轉，颳颱風時怎麼辦？又能產生多少電能？其
實這並不是什麼難題，要是現代人連這等小問題
也解決不了，還開發什麼風能？
據測算，平潭風電裝機達到146萬千瓦，每年可

減少灰渣排放量32萬噸，減少二氧化硫排放量2.5
萬噸、二氧化碳400萬噸。這樣的項目開發無疑是
充滿誘惑力，市場潛力和前景也十分看好，新能
源確實帶來了新希望。難怪有消息透露，日前全
國最大風電項目、福建省新能源戰略重點項目
—平潭長江澳二期風電場招標就很快「名花有
主」了，中標者為國家龍源電力集團。另據國家
氣象局公佈的資料，由於福建省位於台灣海峽西
岸，海岸線長達3325公里，沿海島嶼總面積達
1324平方公里，風能資源十分優越，福建省陸域
風能理論蘊藏量在1000萬千瓦以上，近海海域風
能資源約為陸地3—4倍。而平潭島又是處於風能
資源最優勢的地方，所以，風能資源的開發對平
潭島而言確實潛力巨大。實踐證明，風能資源的
開發，可以有效地改善生態環境，減緩環境壓
力，促進「生態省」建設。不過，如何充分利用
風能資源，對平潭而言，確實是個考驗。目前，
平潭每天至少投資1個億人民幣的規模和氣魄，也
確實留給世人許多想像空間和懸念。
由於雙帆石矗立在海面上，必須乘十分鐘的船

才能到達，因此，那天當我們冒㠥寒風細雨來到

那個傳說中的「雙帆石」，也就是「石牌洋」時，
再一次感受到平潭風大的威力和吸引力。途中，
導遊小姐非常緊張，一再叮囑不能撐傘，如果有
人傘被風颳走千萬不能去追，否則會很危險。幸
好，那天雨並不大，只是零星飄蕩。然而，我喜
歡在這樣的天氣裡去海上看風景，因為太浪漫太
富有詩意了。如果風和日麗就不一樣了。更妙的
是，傳說中的那兩塊雙帆石，其實是一對「夫妻
石」，其用忠貞的愛情和生命去維護了平潭島上的
人民，最後化為兩塊石頭。也有人把那對「夫妻
石」，喻為天神的化身，永遠守護㠥平潭島，這又
是多麼美好的傳說，儘管這樣的神話傳說在許多
地方都有雷同的出處，但還是會讓人百聽不厭，
並寧願相信是真實的，這就是中國人可愛和人性
底善良的一面，其實也是傳統文化滋養出來的。
當一種文化上升為某種信仰時，文化的凝聚力是
無窮的。
更有趣的是，與「夫妻石」相對應的，還有一

個景點，就是在離此不遠的看澳村海邊，有一座
光頭凸肚的彌勒佛像。石像曲膝盤坐，身高12
米，肩寬12米，頭、身、手、足畢現，形象生
動，狀如半浮雕。圍繞佛身有一條棕黃色的火成
岩脈，就像獻給佛像的一條金色「哈達」，也是自
然巧合，佳趣天成。另外，這裡還有許多天然海
蝕景觀，例如雙龜接吻、青蛙等。總之，平潭島
確實是個神奇的地方，我相信20年後的平潭島成
為「第二個廈門」是可以期待的，至少在硬件基
礎設施方面要實現並非不可能，至於「文化平潭」
的打造則需要時間。

海壇無語風相訴 （上）

■「半洋石帆」。 網上圖片


